
“伐柯如何？
匪斧不克，取妻如何？

匪媒不得”
移花接木成就一段美好姻缘
我和媒人不得不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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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僵局

命运说苦也苦，说乐也乐。
我1946年7月26日生于涪陵，父亲是

农民出身，为了能够跳出龙门（农门），拼命
读书。1965年，我从育才中学高中毕业
后到四川宣汉县农村，当了名知青。

因为宣传工作表现突出，我1972年被
公社推荐出来，调回了重庆，在一家国营单
位的自备汽车队里当修理工。七八年过去
了，我的同龄人一个个结婚生子，有了幸福的
小家庭，我却是单身一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1979年，我从汽车修理工的岗位上考进了
重庆市教育局，分配到了市33中任历史老师。
后来，又从老师岗位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
我进入市委党史研究室当编辑，随后借调入《重庆
日报》当记者。

记者白天采访，夜里写稿，忙得一塌糊涂。此
时，有朋友提醒我，陈显涪，你好多岁了哟，还没有
成家？于是我的父母、亲戚、朋友、同学，甚至采访
对象，都认为我这个大龄青年是个婚姻“老大难”。
人人都在为我着急，人人都在为我物色对象，我一
时成了大家关注的人物。

有人说，在旧社会，这把年龄都可以当爷爷了，
可是你连老婆都没有。这一算，整整落后了两代。
我有点进退维谷，还有人打趣说：结啥子婚嘛，婚姻
是个煤气灶……

当时，我在重庆新歌合唱团当了个业余演员，
我唱男中音。女高音有个女演员名叫应君（化名），
她很喜欢我，因为我们俩配过男女声二重唱，唱得
很成功。她很胆大，有一天干脆挑明了对我说：耍
朋友。

我吃了一惊，她才17岁，我已经38岁了。这种
年龄差距，可是婚姻绝对的障碍——两代人，我们
是两代人呀！

初识媒人

也许是机缘巧合，在写稿、投稿的过程中，我认
识了许编辑。那时候，他刚刚从江津借调到了《重
庆体育报》工作。他一个人在重庆，我邀请他到我
33中的宿舍来玩，一来二去变成了好朋友。

知道我还是单身后，他很为我着急，想为我物
色个对象。我想的却是顺其自然，找不到合适的
人，就单身过一辈子。

他说，哪能这样呢？这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吗？
许编辑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我，在写稿上也指导

我，看到我一屋子的剪报，他对我说，要多创作，不
要搞文摘。这句话我永远忘不了，对我后来的写作
影响很关键。

他在《重庆体育报》编过副刊，我的作品经他
修改后，常常出现在《重庆体育报》上。后来许编
辑又调入了《重庆晚报》，他又手把手地教我写稿、
投稿。

在《重庆日报》借调期结束，我正式调入了重庆
市委党史研究室作。

各在一个工作岗位，打交道的时间就少了。

移花接木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许编辑的电话，他说：我
给你介绍个对象，是个军人。我想，这可能吗？莫
不是开玩笑的哈。

晚上下班后，我应约来到了山城电影院旁边的
啤酒馆，果然见到许编辑带着两个军人妹妹在那里
等我。

他给我介绍道：这两位是第三军医大学的老
师，一个叫邓玲，一个是她的战友。

我礼貌性地请她们吃了饭，然后就“拜拜”了。
我想，我这把年龄了——38岁，对方还是军人，

又年轻又漂亮，哪能看得上我？
哪晓得过了一周，那个叫邓玲的军人妹妹居然

到了我的住处，说要与我继续谈恋爱。后来我才知
道，是许编辑把我在她面前吹得像花一样，说我事
业心强，有才华，有理想，有追求，将来必有前途
……

现在我想起来，特别感谢许编辑，他是在不顾
一切地真诚地为我找对象，丝毫没有想过个人的得
失。

后来我还知道，这个邓玲是如何认识许编辑
的。

许编辑有个弟弟，为了找个合适的对象，他的
弟弟就在报上打了个征婚广告，一时间，应征信像
雪花一样飞来。弟弟看应征信看不过来，许编辑就
去帮着看。弟弟正在读邓玲的应征信，上面写道：
邓玲，1957年出生，西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营级干部……

许编辑拿过信一看，嘿，这个妹妹配陈显涪正
合适，我来做这个媒。

邓玲当过知青，国家恢复高考后，又上了四年
本科，耽误了婚事，不知不觉，就28岁了，还整天忙

今年是我结婚36周年纪念日，我
的儿子也有30多岁了，孙子8岁，每
天看着他蹦蹦跳跳地去上学，我和老
婆的心里别提有多幸福了。

回首往事，我和老婆都不由得想起一个人。
《诗经·豳风·伐柯》上所说：“伐柯如何？匪

斧不克，取（通“娶”）妻如何？匪媒不得。”
媒人对于男女婚姻的重要性，如同伐树需

要斧头，否则就无法成事。因为是介绍两个不
同人的结合，所以必须是看得清楚，并且能够说
服双方。

现在看来，我们俩的这个媒人，可不是一
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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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作，都打算就这么单身过一辈子
了。邓玲那位战友与她同住一个寝
室，她对邓玲说，单身？这不是不食
人间烟火吗？与许编辑劝我何其相
似！

于是她代表邓玲向许编辑的
弟弟投去了应征信。最终，这封应
征信落到了许编辑手中。

我和邓玲的缘分，全靠许编辑
在背后做了不少工作。许编辑还把
我发表的一些作品拿给邓玲看，其

实，这些作品基本都渗透着他这个好编
辑的心血。

男女双方都有人在后面帮忙，这事就
变得靠谱了。

幸福小家

在媒人许编辑的帮助下，1987年，我和
邓玲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那年我40岁。

我们都是党员，力求婚礼简单，没有办
席，更没有举行仪式，在商店里买了几斤水
果糖，分成三份，给媒人带了一份，余下的
分发在双方的党支部，就算是完成了婚姻
大事。

至今让我最遗憾是，当时因为工作忙
和自己的惰性，没有及时通知媒人我们成
婚了。喜糖我记得是放在媒人的桌子上
了，也不知道他收到没有……

从此，生活进入了正轨，我天天采访写
稿，她天天备课上课。我住进了军营的筒
子楼，生活如军人一般规律，早上早起做
操，吃军人食堂。然后坐公交车出去采
访。她是每天“三点一线”，很少出去旅游，
周末也不去公园——我们都当过知青，都
认为要把握好现在，把过去损失的时间夺
回来。

许编辑这个媒人当得好，或许他早看
到了我们都是珍惜时间、喜欢工作的人，会
合得来。

不久，我们的小宝宝出生了。为了纪
念许编辑这个好心肠的媒人，我们给宝宝
取了个小名叫“大大”。因为许编辑的名
字，中间有个“大”字。

许编辑是谁？许大立是也！他可不是
一般的媒人，是重庆文化界的名人，

他是重庆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
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直到今天，还
兼任着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家协会的名誉主
席。

当然，当时他还没有这么大的名气。
不过有一点至今没变，就是喜欢帮助

人。他一生中帮助了很多人，或是走上文学
道路，或是找到了工作……我和我的婚姻，

只是千千万万中的微小的一个。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如今，

我的爱人邓玲已经是个师级干部
了，退休时加了半级，享受副军待
遇。她还是全军模范老师，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的校碑上，
有她的名字。我们相濡以沫，没有
吵过架，没有闹过不愉快。

这一切的一切，我都忘记不了
媒人许编辑。如果没有他的介绍，

我可能真的会单身一
辈子。当年许编辑的
洞察力真的非凡，他对

男女双方的判断和
了解，是婚姻成败的
关键。

有人说，你怎么
感谢媒人呢，你应该
送他猪脑壳（旧时我

国 有 送 媒 人
猪 头 作 为 感
谢的习俗）。
确实我应该
谢谢他，但我
想，或许最好
的报答就是
去深深爱我
的妻子和我
的家庭。

（作者系
重庆作家协
会会员）


